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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那麼複雜

──淺析楊德昌的《一一》（1999）

⊙ 吳德淳、林鴻鈞

 

大田：為甚麼我們都害怕「第一次」？每一「天」都是第一次，每個早上都是「新」的，同

一天不可能重複兩次。每個早晨，我們也從來不會不敢起床。為甚麼？

一、前言

2000年是台灣電影光輝的一年，也是楊德昌電影成績攀升至高峰的時刻。在這年，楊德昌以

《一一》榮獲坎城影展的最佳導演獎，這也是台灣影片歷年來在該項競賽中的最高成績。對

於這項來自歐洲的殊榮，應視為楊德昌多年來的努力成果。自《青梅竹馬》（1985）與《恐

怖份子》（1986）到後期的《麻將》（1996），關於現代人在都市下的處境，一直是楊德昌

作品所關注的重點。但《一一》在各項成績上，皆有突破前期作品的表現，特別是在影像思

維的成熟度以及敘述結構的豐富層次上。

《一一》表面上是個簡單的故事，卻由許多複雜的故事線串聯起來。《一一》由一個婚禮開

始，以一個喪禮結束，故事透過經理人簡南駿（N.J.）一家說出現代人的恐懼與迷惑，因而

道盡了人一生的問題。這個故事是這樣開始，在一場阿弟的婚禮後，N.J.的丈母「婆婆」暈

迷不醒，從此平靜的家庭生活陷入混亂。醫生要求N.J.一家人必須每天跟婆婆「說話」，以

讓她早日恢復。但是N.J.的太太不知道要跟婆婆說甚麼，對生活的重複性產生恐懼感，因而

決定離開家裡到山上修養。N.J.在事業與感情上也出現問題，一方面公司即將破產，他到日

本尋求與大田的合作；另一方面，他在婚禮中巧遇30年前的初戀情人阿瑞，而到日本與她重

溫年輕時的歲月。N.J.的女兒婷婷則在祖母昏迷的內疚中，又墜入一段三角戀情之中初嚐戀

愛與人生的苦澀。N.J.的兒子洋洋在學校常常被老師與女同學欺負，因而採取反抗的態度，

後來卻被一位女同學所吸引。N.J.的小舅子阿弟剛剛結婚卻又陷入與前女友雲雲的紛爭中，

且在財物處理上被朋友所拐騙。就這樣故事一環接著一直向外推展，還包括隔壁單親家庭蔣

姓母女的衝突、高中生胖子的殺人事件以及N.J.公司的老闆大大的財務煩惱……等。在《一

一》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與問題，從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恰好構築成人的一

生。

在這兩小時四十餘分的電影中，《一一》宛若波瀾壯闊的現代史詩，將現代都市人一生所面

臨的各種問題一一攤開訴說。其實，《一一》的電影主題相當簡單，就是現代人為何不快

樂？生命應該是甚麼模樣的？這是影片反覆不斷被提出的母題。生命或許是很單純而直接

的，只是在資本主義物質文化充斥的台灣，人又呈現成甚麼樣子呢？而人又該如何去面對這



些問題呢？關於這些，《一一》以其精采的影像敘述以及磅礡的故事結構一一陳述開來。接

下來，本文將針對《一一》的影像運用以及其故事線索來作分析。

二、玻璃迷霧下的現代人

在影片中，大部分的角色都遭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問題，而共同點是他們不清楚自己要做甚

麼，並往對於未來的方向無所適從。例如N.J.曾在送婆婆回家後說：「我回來要作甚

麼？」；大大在下電梯時也說「我剛下樓要作甚麼？」；而N.J.的太太則直接哭訴：「我每

天在幹甚麼？」不知道自己要幹甚麼，是影片中許多角色的心中疑惑，體現出自我存在感的

質疑。在這個困境下，故事角色便試圖去尋找各自生命的出口。而覆蓋住現代人對於自我認

識以及單純生命的各種因素，影片便利用玻璃這個介質來表現，使得現代人像是被監禁在玻

璃屋中而無法逃脫。因此，在影片中的一條清楚的論述脈絡是：現代人如何從玻璃迷霧般的

困境中，重新尋回生命原初的單純？

影片中的角色的處境，是藉由玻璃這個介質為主要意象來呈現。透過玻璃意象的運用，暗示

倒影在其中的角色被賦予一種「不自覺」或「看不見」的迷惘。而這個迷惘，有時讓人產生

宗教性的寄託。例如婚禮過後，阿弟從酒宴中趕來，在醫院的落地反射窗前討論婆婆的病

情。在走位的安排下，鏡頭移向玻璃牆面，兩人的走位恰好在玻璃上反射出全身，遠方還有

阿弟的一票喝酒的同學正在喧鬧。阿弟向N.J.安慰說：「今天是最好的日子，媽媽不會有問

題。」但這天恐怕不是最好的日子，因為婆婆再也沒有醒過來；而且，在玻璃映射中的兩人

並不知道自己處於迷霧之中，還有許多問題等著他們。深信命運之說的阿弟，誇誇其談其運

氣正旺，全然不知向他借錢的老豬已經潛逃大陸。影片透過玻璃映像，諷刺現代人在物質化

的社會下，自己的存在卻必須依靠命運之說。在另一場戲中，阿弟拿著攝影機去拍攝育嬰室

中的新生兒，並開懷地微笑，讓人以為他是真心歡喜新生命的誕生。但在鏡頭的推進下，他

卻像是在對著自己在玻璃上的倒影微笑，而不是嬰兒。果然，在下個鏡頭，他開始痛哭流淚

了，只因小孩的生辰八字不好。其實，求助於宗教的情況也反映在他姊姊敏敏身上。在辦公

室中，N.J.的太太敏敏向同事金小姐訴說婆婆的問題，卻跟其弟的口徑一個樣：「我弟弟是

說，我媽不會有事，一定會醒的，因為昨天是全年最好的日子。」她要求金小姐協助她上山

詢問法師家裡的問題。有趣的是，影片在此選擇了一個有趣的景：以影印機為前景，並以影

印時產生的紅光打在敏敏的臉上。影片以影印機暗示她的問題並非是命運的關係，而是生命

被不斷重複的工作所稀釋掉了。這也就是為何她會向N.J.哭泣道：「怎麼跟媽講的東西都是

一樣的？」而這姐弟兩人一遇挫折便想逃避的態度也相當明顯，姊姊上山求道，弟弟則是在

浴室中放瓦斯自殺。影片以阿弟與敏敏這對姊弟在現代生活中的迷惘以及求助宗教的例子，

來說明現代人生活的空虛。

其次，玻璃的意象用來表現現代的金錢物質的秩序，以及人在其中的迷惘。例如銀行經理在

一面玻璃窗戶前怒斥N.J.與大大等人。這個鏡頭以背光來處理，彷彿他是資本主義體下「神

明」（金錢）的代言人。而他的「神諭」是「我們不投資，你們有甚麼屁用。」對於這個殘

酷的事實，N.J.等人也只能低頭承認。而老闆大大為了取得銀行金主的資金，也只好先扯謊

將與日本的大田電腦遊戲公司合作。但相對於「大田」這樣的名牌而言，大大的公司根本沒

有誠意去合作，只想照抄人家的產品。在車中N.J.與大大等人討論時，一個同事立刻說：

「我們台灣媽的最屌的就是照抄……。」這場車戲中，畫面表現相當精采，以高樓大廈的建

築物倒影與車窗玻璃的結合，創造出令人驚嘆的視覺效果。這個影像表達的涵意相當豐富，

龐大高樓大廈與N.J.等人的臉孔與身體重疊在一起，是生活的真實處境；而N.J.等人也像是



其中延伸出來的一部份，彷彿永遠逃脫不了。

第三，鏡頭透過玻璃這層介質來觀看人的感情行為，也表示角色對自身感情的迷惘。例如阿

弟與前女友雲雲在eslite cafe咖啡聯鎖店中商談財務與感情的事情。鏡頭從窗戶外拍攝，兩

人像是被關在玻璃屋之中無法動彈，而身影被反射的建築物重疊，因而模糊化看不清楚他們

的表情與動作。影像以精采的蒙太奇手法來呈現兩人的現實處境：即被金錢與情感所迷惑，

無法看清自己的面目。同樣在另一場婷婷與莉莉到「N.Y. BAGELS」等胖子的戲中。鏡頭也是

透過玻璃窗來補抓他們的身影，再次突顯他們是被關在玻璃窗中，以及他們情感的迷惘。下

次再出現「N.Y. BAGELS」餐廳的場景時，卻變成胖子與婷婷的約會。鏡頭同樣是在透過一面

玻璃來拍攝他們的約會，他們的真實情感像被玻璃這層介質所模糊化了：婷婷想要的是少女

般的夢幻戀愛，而胖子則是要忘記前女友莉莉的哀傷。

再者，透過玻璃的意象連結出不同家庭間的相同問題。敏敏向N.J.哭泣道自己白活了，N.J.

卻安慰她說以後叫看護慧玲讀報給媽聽。這種夫妻間的不理解，同樣發生在隔壁家裡的夫妻

爭吵。藉由敏敏的哭聲延續到隔壁鄰居的夫妻吵架，此時的畫面相當有意思：黑夜中玻璃窗

上映著燈光閃閃的車流，哭聲與叫罵聲交雜在一起。這個黑暗中的車流意象，也暗示著一種

離去的氣氛。不久，隔壁單親家庭的蔣太太與其男友艾倫分手了，而敏敏也決定出走到山上

靜養一段日子。而黑暗中車流的離去意象，也被下場戲所銜接。透過玻璃的反射，敏敏在下

班後空無一人的辦公室看著窗外的景象，呈現半透明與模糊的身影。接著同事金小姐回來了

並開燈，詢問她為何還沒回去？敏敏說：「我沒有地方去。」因而離開家庭上山求助法師。

此時，兩人的身影像是兩個黑色紙片剪影被黏貼在玻璃窗上，毫無生命的熱情。上述兩個家

庭的問題，在看護慧玲的讀報新聞中也有所關聯。一個是李文和的間諜案以及法商馬特拉與

台北捷運局的控告案件，這些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不理解、訛詐以及衝突的現代問

題。有趣的是，念新聞的上場戲是在電梯口的莉莉與其他男生交往親吻，背叛了原本的男友

胖子。

最後，面臨家庭與事業的重大衝突的N.J.，原本以為到了日本可以一切都不同，但影片再次

以玻璃意象來傳達這是另一種人生假象。N.J.到日本第一個鏡頭是：在黑夜中，一棟棟辦公

大樓都燈火通明，光線穿透過無數片玻璃窗戶。這環境與台北沒甚麼不同，甚至更加複雜。

在這鏡頭的暗示下，N.J.的重溫舊夢並沒有甚麼不同。表面上，N.J.來到日本有機會過一段

年輕時的歲月，但回到過去事實上也只是重複過去的問題。歲月的記憶以及思念的利息，反

而將感情的事弄得更加複雜。例如鏡頭選擇一個多輛火車交錯而過的複雜空間，畫外音卻是

N.J.與阿瑞回憶第一次約會的情景；今非昔比的對照十分強烈，只是當事人宛然不知。另

外，玻璃這層介質也始終暗示他們倆人的戀情終究是一種迷惘。N.J.與初戀女友吃飯時，鏡

頭同樣是在玻璃窗外，在旅館住宿登記時也是透過窗外的玻璃向內拍攝。當N.J.再次無法接

受阿瑞的感情後，阿瑞決定離開他。這時影像表現得相當精采，在火車中利用車窗的倒影反

射出兩人的不同調：N.J.睡著了而阿瑞眉頭深鎖。而窗外連續幾輛火車快速交叉經過，交代

出兩人即將分離。在下場戲中，阿瑞在旅館的房間哭泣，這時影像再度以玻璃作為媒介。阿

瑞投影於玻璃上哭泣，與遠方的東京鐵塔和高樓大廈重疊，身影並消溶在黑暗的角落。果

然，阿瑞隔天便不告而別。而N.J.在事業與愛情皆挫敗之下，悵然若失地回到台灣。鏡頭同

樣由窗外再次向內拍攝，N.J.躺在床上像是生了病般地虛弱，由婷婷服侍他吃藥與喝水，而

玻璃上有黑夜中的車流倒影覆蓋在他們身上，一切還是「老樣子」，各種問題依舊存在。

透過上述，《一一》以玻璃作為意象，來傳達出現代人對自身處境的「玻璃迷霧」，盡是被

感情、金錢以及都市的一切所迷惑。他們像是居住在玻璃屋中卻看不見這層玻璃，因而使得



生命被複雜化以及對於自身方向不清楚。那麼，在玻璃屋中的現代人到底該怎麼辦？人有沒

有可能穿透這層玻璃介質，直視生命原初的單純呢？

三、直視生命原初的單純

甚麼是生命的原初的單純？影片曾以一組精采的剪接來說明。這三個鏡頭是：婷婷的生物課

─產檢嬰兒透視圖─大田的電腦解說。這三個畫面，具有很濃厚的生命啟示味道，可視為整

部影片的題旨。在第一個畫面時，自然課老師說道：「基本上生物求生的反應其實都一樣，

你不需要給它過多的養分……」生命的成長是很簡單樸素的，不需要過多的照顧。這個自然

生命的概念又被下個畫面承接：小燕與阿弟夫婦在產房觀看胎兒的產檢圖，此時的配音除了

嬰兒強勁穩定的心臟跳動聲之外，還加入前置聲：「它已經具有生命的一般現象。它除了可

以思考、計算，它還會成長成一個活生生的新生命，成為我們每個人寄託感情的好朋友，這

才是電腦遊戲最廣大的商機。……」透過這個前置聲，並將畫面剪接到大田先生正在一部筆

記型電腦後解說。前兩個畫面，說明人與植物的生命都是很單純的，而後兩個畫面指出大田

的理想：電腦遊戲與人的生命結合。這三個畫面所代表的意義分別是：植物的成長、嬰兒的

新生（透過機器來呈現）、電腦與生命的關聯。而貫串這三個畫面的概念是，生命的原初狀

態是單純簡單的，而電腦遊戲的理想則是在表現生命的單純。但大田的理想在物慾橫流的台

灣無法實現，因為在現代科技的操弄下，人的生命被弄得複雜化而失去原先的單純。

那麼，該如何恢復生命原初的單純？從故事結構來看，至少有三條明顯的線索。一是透過每

一個家族成員到婆婆的病床前的告白，正面來反省自己的處境；二是透過洋洋的照相機，讓

人看見自己看不見的背面；三是透過大田這位理想型人物，來對照劇中的人物的茫然。在這

三條線索的交叉運用下，故事中的角色終於有完整認識自我的可能，以及認知眼前的這塊

「玻璃迷霧」。

首先，透過向婆婆告白的正面反省，讓家族成員體認到各自的困境。這邊的告白，表面上是

向婆婆報告近況，卻逐漸擴展成對自我的反省、家庭的各種問題以及人生的困惑等。透過鏡

頭的安排，每位角色告白時皆以特寫來呈現；而演員面向鏡頭作出心中的告白，好像是毫無

保留的懺悔。而這個真誠的告白，讓他們有正面反省的機會。第一個告白的是阿弟，他反覆

說著「我最近很有錢耶……。」但阿弟忽然陷入某種困境似地語塞，因為他全部的事情就是

關於「錢」的事，而看不見其他的事。第二個告白的是婷婷，她在半夜溜進婆婆房間，懺悔

忘記倒垃圾而讓婆婆暈倒。隨著劇情，她與胖子的感情受挫時，也去婆婆的房間尋求慰藉。

最後，因胖子殺人而到警察局偵訊後，她回到家中睡著而作了夢：婆婆終於醒來而原諒她

了。透過這個夢境，婷婷終於可以從內疚中解脫；而在她醒後，一株一直照顧的小盆栽也終

於長出了花苞，也暗示她已從初戀的苦澀中獲得成長。第三與第四位是敏敏與N.J.的告白。

影片將敏敏的告白移往臥室內，她向N.J.哭訴每天向婆婆說的都一樣：「我怎麼這麼少

呢？」在驚覺自我的空虛下，敏敏便上山求助於法師。而N.J.在他真誠的告白下，說出自己

無力面對生活但也不知如何解決。而他在公司的指示下前往日本，以為一切會有不同。但夫

妻倆人再次回家後，影片安排他們在房中又進行一次告白：敏敏體認到山上與山下的生活是

一樣的，N.J.則認為老想要重活一次實在沒有必要。就在敏敏「哪有那麼複雜」的結論聲，

兩人終於可以輕鬆地面對俗事，重新體認到生命是很簡單的道理。最後是洋洋，雖然他之前

採取反抗的態度，但在喪禮中的告白卻感動了全家人。他說：「……我希望告訴別人他們不

知道的事情，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我想，這樣一定天天都很好玩。……婆婆，我好

想妳，尤其是我看到那個還沒有名字的小表弟，就會想起妳常跟我說：『妳老了』。我很想



跟他說我覺得…我也老了。」在經歷了家庭的變故與自身愛情的萌芽，洋洋認識到自己的未

來方向是要提醒他人看不到的事情；而有趣的是，他因成長而感受自己老了，也讓他開始背

負著到責任的壓力。

其次，透過照相機的拍照，對照現實金錢世界的玻璃迷霧。洋洋扮演的是一個反抗的角色，

對於欺負他的小女生，一向採取報復的立場。在反抗性格的塑造下，使得他對於大人世界產

生質疑，發出「我們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的疑問，並發展出直接單純的追問方式

──以照相機來觀察這個世界。在照相機的追問下，讓洋洋拍下了許多人的背面，以及其他

人不曾注意的角落。有一場戲是洋洋逃出校園購買底片，卻被女學生糾察隊與訓導主任活

逮。訓導主任譏諷道：「這是甚麼玩意？……我懂了，這就是他們說的前衛藝術耶。」一群

喝著可口可樂的女同學說：「藝術賺得了錢喔」、「不賺錢拍這麼多幹嘛？」這群女生的口

吻宛若初戀女友對N.J.的批評，這也是他們後來分手的主要原因；這也是大大與阿弟那個一

切以金錢為目的的「普世」法則。照相機的功能便在照射金錢世界所喪失的個人存在意義。

所以，當片尾阿弟洋洋得意還N.J.錢後，洋洋給他一張自己後腦杓的照片，卻茫然地問說拍

這個幹碼？洋洋說：「你自己看不到啊！我給你看啊！」而在身旁的N.J.卻說「原來是這樣

子啊」。影片以背面照片來反省自我，而不同的回答顯現出對生活的不同體悟。阿弟是家族

中最陷金錢泥沼之中的人，難怪他始終看不自己。進一步說，洋洋的相機與玻璃迷霧剛好成

為兩個對比的意象：一個讓人認清生命，一個讓人被物質迷惑。在兩者對照下，N.J.才有看

見自我的可能。而洋洋在告別式的那番話，說他要拍出大家看見看不見的東西，更暗指他是

未來有可能突破這層玻璃迷霧的希望。

第三，透過理想型人物大田，讓主角N.J.反省自己的事業與感情等問題，並思考如何重新面

對生活。大田的睿智言行，使他在整部影片中是唯一能夠超脫金錢遊戲規則的人。第一次大

田出現時，他在電腦遊戲合作會議上說：「我們目前無法超越只能打人、殺人的一般電腦遊

戲產品，並不是我們不夠了解電腦，而是我們還不夠了解人、我們自己。」N.J.認為這是可

行的理想，卻被大大與同事所否決。在下場戲，N.J.與大大等人在玻璃牆後，四人像被玻璃

所關住，靠近玻璃的N.J.身影清晰，但其餘三人則站在較遠處被模糊化；這場戲利用影像的

對比，呈現他們自我迷失的深淺關係。而大田是唯一在玻璃外的人，一隻鴿子（自然生命的

象徵）在他肩膀上玩耍；這除了指出他生命的自然單純外，也說明他是可以享受生命的人，

但最終卻被排除在這道玻璃門之外。接著，大大等人要求「看起來最老實」的N.J.向大田推

掉計劃時，N.J.忍不住抱怨道：「老實是裝的啊？」這時聲音畫面連接到大田一邊逗鴿子玩

一邊吹口哨的畫面。這個音畫蒙太奇的效果，傳達了N.J.面臨巨大衝突的處境：單純的生命

與商業的訛詐。而這個衝突，最終埋下了N.J.離去的想法。後來N.J.前往日本尋求與大田的

合作時，大大卻再度背棄信用。N.J.傷心又憤怒地說：「我們怎麼做人？」所以N.J.回台北

後再也不想去上班，並重新思索自己的人生。或許就像那天在日本小酒館飲酒時，大田所說

的：「這事情沒那麼複雜，其實蠻單純的。」但只要在玻璃迷霧中的人，就很難看清楚。有

趣的是，大田的這番話連接的是兩個畫面：阿瑞在日本黑暗的旅館中哭泣以及大田與N.J.談

天的小酒館。這番話暗示關於感情與工作的事情，都有簡單的道理存在其中，只是大部分的

人都迷惑了。而N.J.在經歷愛情與事業的挫折與省思後，似乎終於認清那條簡單的道理。

透過上述的三條故事線索，即向婆婆告白、照相機的拍攝以及大田所代表的理想典範，其實

已透露開啟都市叢林中的玻璃迷霧的三把鑰匙。這三把鑰匙抽象地說便是：對內心世界的告

白懺悔、對外在世界的省思以及對理想世界的追求。主角N.J.在這三個因素的刺激下，有機

會看清楚眼前的這層玻璃迷霧，並有可能穿越它以及重新認識生命的單純。這使得他在婆婆



喪禮時，能正面批評大大：「做的事情都不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怎麼會快樂？」雖然影片最

後採取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不知道N.J.最終是否再次與大大合作而沉淪，或是跳出來與大田

合作而重新開始。但不管如何，N.J.至少看清楚這層玻璃迷霧了。

四、結論：哪有那麼複雜

歌頌生命的簡單樸素，是《一一》隱含的母題。一次洋洋向學校主任丟水球而逃跑進入自然

科學的視聽教室時，大螢幕上正撥出關於地球起源的介紹。常與他作對的女學生也開門進

來，裙襬被門邊拉起拉而露出內褲，吸引住洋洋的注意。女學生走到螢幕前方時，洋洋專注

著迷地看著她的臉孔。這時背景的螢幕上忽然出現一道閃電，與女學生的身影結合在一起，

而畫外音（教材影片）正解說著「……我們地球的一切生命，應該就是閃電創造的。科學家

相信四億年前的一道閃電創造了第一個氨基酸：一切生命的最基本單位。」在這瞬間，洋洋

未必能夠了解地球生命的起源，但他卻以單純的悸動而迷戀上了原本要被他丟水球的女孩。

透過這個巧妙的蒙太奇設計，影片將地球生命的起源以及男女間情感的產生作了連結：一切

都以最簡單的方式來進行。其實，這個主旨在片頭便被道破了。當雲雲跑到婚禮場所咆哮鬧

場時，敏敏便拉著她說：「事情沒那麼複雜」。是的，生命哪有那麼複雜？只是大部分的人

都看不清楚。

就像大田說「為甚麼我們都害怕『第一次』？」我們只是沒有勇氣看清楚那道玻璃迷霧罷

了。而《一一》透過玻璃意象來呈現現代人在生活上的各種困境，他們在玻璃迷霧中看不清

楚自己要作甚麼，日復一日地捲進不喜歡的城市漩渦中，發覺自我的不存在時卻又陷入空虛

與危機之中。如果進一步從玻璃迷霧的意象延伸來看，更可發現影片要探討的問題其實更加

深入，例如同樣藉由玻璃介質來傳遞訊息的監視器、暴力的電腦遊戲以及嬰兒透視圖。影片

兩次出現的監視器畫面──婷婷陪婆婆走進住宅大樓（最後一個畫面是胖子像恐怖分子般被

擋在玻璃門外），以及洋洋從校外偷跑進學校──再次強調了人被監禁在現代玻璃建築物中

無法動彈。另一個延伸是電視新聞模擬胖子殺人的電動遊戲畫面，也再次印證了大田所憂心

的事情：青少年的暴力傾向與電腦遊戲以暴力為主軸的發展有一定的關聯性。這已經全然走

錯了道路，背棄了生命原始的自然單純（例如嬰兒產檢透視圖所透露的訊息），而這正是資

本主義文明發展下不可避免的結果。

或許救贖的方式，就是現代人必須誠懇地對內心作告白懺悔、反省個人處境以及追求理想典

範。而那個典範便是肯定生命原初狀態的單純，這或許是導演楊德昌最想跟觀眾說的話。就

這個意義來對比楊導演的其他作品，可以發現《一一》確實掌握現代人與都市的各種豐富關

係並循求人在其中的救贖，而非像以往電影──人往往僅是影像中的一個工具，都市中的一

個延伸物。正是在這個基礎點上，《一一》對人的看法似乎不再像以往那樣「刻薄」，而釋

放出一種淡淡的信念以及希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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